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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正在巡护路上走，
突然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滚到路前方，
我还没来得及过去细看，它就慢慢移
动到路另一边的树丛中，爬上不远的
树，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一只穿山甲，
爬上树找白蚁吃。”陆汉荣指着不远处
一株米老排树，向来访的考察人员讲
述一年前与野生穿山甲偶遇的场景。
这名广西防城港市十万大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前护林员掏出手机翻到一
张照片，拍摄日期2018年4月10日。

“就我所知，这是近年来广西第一
次又发现了野生穿山甲，事实上，由于
该物种濒危，在全国范围内都很难看
到野生穿山甲。”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工作
人员张思远说。今年2月底，她受广西
林业部门邀请，参加了历时三天的穿
山甲栖息地考察项目，在广西崇左和
防城港分别选取四个野外地点。“考察
目的是选择合适的野放点，为下一步
考虑野放救护成功的穿山甲做准备。”
适宜穿山甲生存生境的几个要素包
括：够厚的土壤方便穿山甲打洞，充足
的蚂蚁供其食用，一定的植被便于隐
蔽，以及适宜的温度保证其身体健康。

现实中，穿山甲对自然生境的要
求并不苛刻，在其被过度捕杀利用之
前，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省。

走私与非法销售

有机会见到穿山甲，这种身披铠
甲、胆怯温和的小型哺乳动物忧郁的
眼神会令你心生怜爱。过去几十年
间，由于无节制猎杀及利用，全球8种
穿 山 甲 均 被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物种红色目录列入濒危级别
以上，其中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被
列为“极危”，离灭绝仅一步。据绿发
会统计，上世纪60年代前后，全国穿山
甲年捕获量17万~18万只，自80年代
初开始种群数量开始下降，并愈演愈
烈，此后10年间至少锐减了80％，至
90年代末，多数地区已无甲片可收。
中国本土中华穿山甲几近灭绝，导致
东南亚及非洲穿山甲被大肆猎杀及跨
国贸易。据IUCN报告，截至2014年
前的十年间，由于来自亚洲尤其是中
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全球范围内有超
过100万只穿山甲遭捕获及非法贸易。

为挽救穿山甲，最新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2016年
9月召开会议决定，将全部8种穿山甲
由CITES附录Ⅱ升至附录Ⅰ，即明确
禁止其国际贸易，否则会导致灭绝。

穿山甲甲片的主要成分为角蛋
白，类似于人类的指甲。传统中医认
为它是重要的药材。穿山甲在中国属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禁止捕杀和食
用。按照2007年国家林业局、卫生部、
工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
加强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资源
保护和规范其产品入药管理的通知》
规定，对穿山甲原材料进行严格监管，
仅限用于定点医院临床使用和中成药
生产，不得在定点医院外以零售方式
公开出售。北京京顺中医堂副主任医
师孙秀清表示，由于该味药材管理严
格，目前很少在临床中使用，多以王不

留行、穿山龙、通草等其他中药代替。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

研究员张明霞告诉记者，合法的中药
穿山甲甲片售卖必须得到相关部门许
可、有包装并在最小销售单位包装上
加载鹿头形状的“中国野生动物经营
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后方可进入流通
渠道。“没有包装的即为非法，而网络
售卖更是违法的。”调查发现，无论是
实体药店还是网络渠道，没包装的穿
山甲片随处可见。据杭州某医院负责
中药材采购的药剂师透露，在杭州，无
论门诊和药店都可从有林业部门批准
的药材供应商处采购穿山甲甲片售
卖。“因为监管并不严格，授权药材供
应商往往将非法的混入合法的批次中
一起销售，这种情况很普遍”。

“从每年销量看，市场上卖的穿山
甲甲片大量是非法的，经销商往往留
部分合法的库存，混合不合法的甲片
一起售卖。”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说。

2016年前，每年国家林业局均下
达穿山甲片消耗控制量。2008 年~
2015年数据显示，全国总消耗控制量
约186吨，平均每年26.6吨左右。但自
2016年起，林业部门没再公布相关数
据，而全国合法穿山甲库存量也是
谜。非法走私穿山甲并未得到有效遏
制。据绿发会最新统计，仅2018年在
其向深圳、南宁、上海、江门、广东、香
港6个海关申请信息公开得到的回复
显示，这年罚没穿山甲鳞片38.14吨，
意味着约有6万只穿山甲遭杀戮。

圈养与野放

中国从2018年10月起停止了商
业性进出口穿山甲片及其产品的审
批，全国各地海关也加大了对走私穿
山甲的打击力度。

2018年，湖南警方摧毁一个由境
外走私到广西、由广西运输至广州，再
由广州向全国分销的跨国穿山甲非法
贸易网络，收缴穿山甲实体216只、穿
山甲鳞片66公斤。在穿山甲走私主要
通道的广西，东兴海关2018年共查获
23起涉穿山甲走私案件，其中包括90
只活体及200公斤穿山甲鳞片。

伴随着被海关和公安机关查没而
侥幸存活的活体穿山甲而来的是如何
救护它们。穿山甲会被直接送到当地
省级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护和人

工繁育。但穿山甲在人工环境下很难
存活，大多数快速死亡，只有少数可存
活有限时间。据一位穿山甲专家介
绍：“穿山甲人工圈养最早始于上世纪
80年代。我2010年前后尝试穿山甲
人工繁育的研究，成活率不高，少数个
体可以存活两年以上。”在野生条件
下，穿山甲的寿命可达20年。尽管适
宜的人工环境和合成食物可使被救护
的穿山甲存活，但往往在数月内最多
不超过两三年内，它们仍会死于无法
治愈的胃肠道疾病和肺炎。“即使是穿
山甲保育做得好的台北动物园也面临
同样问题，目前对疾病治疗还没有解
决办法，此外还没有实现完全繁育成
功。”该专家补充道。

穿山甲救护成功率取决于动物当
时状况、救护技术水平和救护条件，人
工圈养和繁育穿山甲面临巨大挑战。
历史上一些少有的成功救护个案也难
以经得住时间考验。浙江金华市陆生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简称“金华救护中
心”）曾成功救护过两只中华穿山甲

“肉肉”和“团团”，2018年被《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报道。2018年开春，它们先
后突然患病，相继死去。

3月中旬，记者赶到坐落于金华救
护中心，看到两只被救治的穿山甲，其
中一只是2018年7月由瑞安林业局送
来的腿受伤的中华穿山甲，另一只是
2019年1月底由江山市林业局送来的
马来穿山甲。“我们在摸索如何更好照
顾它们。每只穿山甲习性都不一样，
有的和人亲近，有的相对排斥，喂食时
有自己习惯的姿势，目前每天食量分
别是150克、200克，一天吃一次，是灌
食为主，天气暖和就可以引导自己进
食。”金华救护中心经理兼保育员王培
坦言，两年救护中，穿山甲成活率很
低。“如果国家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
护穿山甲的话，才能有真正的进展。”

据金华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副站长谢纯刚介绍，浙江省和金华市
计划投资480万元在金华动物园内建
立总占地2000平方米的穿山甲室外
仿生境保育中心。“我们期望通过努力
实现三个目标，第一，穿山甲成功救
护，形成科学救护方案，第二，进行人
工繁育，最终第三步是实现野外放生，
但是目前我们还远不敢谈野放。”

在国内外面临穿山甲人工养殖繁

育瓶颈的情况下，一些动物保护机
构主张将健康的穿山甲野放至自然
栖 息 地 。 据 美 国 环 境 新 闻 网 站
Mongabay报道，由美国6家动物园和
保护机构联合发起的“穿山甲共同体
组织”实现了成功的穿山甲保育，但仍
有环境保护者认为人工圈养让本已危
在旦夕的穿山甲种群雪上加霜。

在中国，类似争论也不绝于耳。
绿发会是推动野放穿山甲的重要机构
之一，近年来敦促湖南、广西等省份将
罚没的活体穿山甲野放。1月底，国家
林草局就穿山甲保护一事召集南方九
省份林业保护机构开会，邀请了绿发
会成员参会。据参会的张思远回忆，
会上广西林业明确表示准备野放两只
穿山甲，3月底在合适地尝试野放两只
中华穿山甲，并安装追踪器。这也是
她2月底参与考察野放地点的原因。

3月15日，广西林业在南宁组织
了一次穿山甲救护即放生专家论证
会，就目前健康穿山甲个体是否适合
放生以及选点等问题进行讨论。据张
思远介绍，专家最后形成三点主要意
见。第一，对放生的实施方案进一步
完善细化操作步骤；第二，对放生穿山
甲进行训练，增强野外能力；第三目前
追踪器不适合穿山甲，需要科学的监
测方式。“最终结论就是现在不能放！”

台北动物园在过去的十年间有相
对成功的穿山甲保育经验，屏东科技
大学野生动物保育所穿山甲研究团队
的孙敬闵博士告诉记者，台北动物园
确实成功繁育中华穿山甲，但是到目
前为止，繁育个体尚未尝试野放。

尽管野放穿山甲的科学探索和具
体实施尚无定论和时间表，科研和动
物保护组织却一致呼吁相关部门应尽
快仿照禁用虎骨和犀牛角的做法，将
穿山甲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移
除，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禁其入药，
有效遏制这一濒危物种面临的伤害。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林草局工作人员
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穿山甲的保
护级别有望于今年从目前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提升为一级。

“我希望国家能专门为穿山甲设
立一个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穿山甲
能在那里和我们不期而遇。”张思远
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图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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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金华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保育员与两只中华穿山甲“肉肉”和“团团”。


